
 

 

随王震大军西进新疆的陕甘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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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籍中有汉家公主远嫁西域，却没有一身戎装的女兵出征西域的先例。王震大军在转战西北、进

军新疆的途中，在人口并不多，文化也不算发达的西北四省共招收一万多名知识青年投笔从戎，其中女性

有一千多人，大多数为陕西、甘肃女性，最有名的就是临洮女兵西进新疆的故事。此后，一批又一批的女

兵应征入疆，使得古称西域、现为新疆的这片曾是男儿效命祖国、建功立业的疆场，成为女性长袖善舞的

亮丽舞台。而陕甘女兵实为女兵出塞之先锋，也是唯一一批徒步进疆的女兵。她们用柔情、青春和一生的

岁月同将士们一起改写着新疆屯垦戍边一代而终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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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3 月 26 日，中原大地早已是莺飞草长，春暖花开，地处塞外的新疆却还是冰雪

未尽，春寒料峭。然而，新疆电视台《今日访谈》栏目组与新疆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们，心

中却充满了暖暖的春意。因为由他们组成的联合报道组，马上就要兵分两路，一东一西，前

往甘肃临洮与新疆喀什，为一对失散了 56 年的姑嫂做一回春的使者，搭一座团圆之桥。 

远在甘肃临洮的老人叫张玉珍，已高龄 83 岁了，2005 年 3 月初，在看了新疆电视台播

放的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 56 周年的纪实片《凯歌进新疆》中，竟然发现了小姑子祁淑

荣的名字和身影，这让张玉珍老人惊讶不已，因为自从小姑子 1949 年随王震大军进疆后，

半个多世纪里两人一直未曾谋面。 

很快，张玉珍老人的女儿就将一篇寻亲的帖子发布于新疆电视台网站的留言板上，为年

事已高的母亲在新疆寻找失散 50 多年的小姑子。正是这张帖子促成了新疆有关媒体的记者

们，踏上了为老人的圆梦之路……。 

很快，以甘肃省电视台为首的多家甘肃新闻媒体也加入到了圆梦报道行列。由于两位老

人年事已高，一时无法达成直接见面的愿望。新疆和甘肃的电信部门得知此事后，主动为两

位老人提供技术支持，通过可视电话的形式，圆亲人重逢夙愿。 

当记者们在南疆重镇喀什找到张玉珍老人的小姑子——73 岁的祁淑荣老人时，老人同

样惊讶不已，当她得知自己原以为已不在人世的家乡亲人还在惦记自己，祁淑荣老人泪流满

面，使她的思绪回到了 56 年前离家参军进疆的时刻……。 

本文根据所掌握的历史档案和其他资料，对陕甘女兵进疆的历史背景、进疆的过程以及

进疆后对开发新疆、保卫新疆所做的贡献做一梳理。 

一、应招出塞 

1949 年 3 月，稳操解放战争胜券的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

全会。这次会议不仅为今后的对敌作战进行全面部署，同时在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描绘蓝图。

当时，身经百战的“泥腿子”将军王震，作为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兼政委参加了会议。会

议期间，一向以敢打硬仗、苦仗著称的王震，主动请缨，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那里接受了

进军新疆，将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的任务。 

1949 年 6 月，王震升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他先是运筹帷幄，接着以

排山倒海之势向西北挺进，追剿胡宗南残部和解放西北。8月 26 日，攻克兰州，9月 6 日，

解放西宁。9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进驻银川。至此，西北的陕、甘、宁、青四省皆告解放。

9 月 19 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绥远宣告和平解放。 



 

 

1949 年 9 月，王震率领第一兵团翻越祁连山，攻张掖、占酒泉，兵临玉门关，直叩新

疆大门。 

当第一兵团还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鏖战期间，深谋远虑的王震，就未雨绸缪开始规划新

疆今后的大生产蓝图了。新疆比起当年陕北的南泥湾，不知道要大多少倍，那可是一百六十

多万的国土啊。然而当时的新疆，在国民党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反动统治下，经济萧条，

民不聊生。 

因此，王震在一路西征的途中，一方面布置部队筹措粮种，准备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就

是广揽人才，吸收青年学生参军进疆。 

陕西咸阳、武功解放后，进疆部队在这里接收了“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 70 多名教

授、学生参军”。
[1]
刘明环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当时在宝鸡一个民族资本家的纺纱厂担

任技术厂长，宝鸡一解放后，就自愿报名参军，后来被任命为新疆经济研究所所长。 

1949 年年 8月 16 日，临洮解放。由于临洮是甘肃有名的文化县，教育发达，学校多，

王震决定在临洮成立第一兵团军政干部学校，招收青年学生参军。由他亲自担任军政干校校

长，傅志华担任副校长，临时校址就设在临洮师范学校。
[2]
 

曾经三次留学日本，时任临洮工业职业学校校长的戚文波，带着儿子参军，临洮女子师

范学校的教导主任魏宣昭带着儿子、侄子、侄女等一家 7人参军，更是被传为佳话。 

“甘谷县被录取去一兵团军政干校的有 400 多名初中以上学生，其中女生二十多名。”
[3]
 

当兰州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二军教导团政治处宣传股长林枫、参军大学生杨伯达等人

组成的招生工作组，就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与进攻部队一起前进。兰州解放的当天下午，

第一兵团军政干部学校招收知识分子参军的广告就贴满了兰州的大街小巷。招生工作人员穿

梭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等高校以及兰州的文化界、教育界、科技

界、经济界的学生与专家之间，动员并认真选拔学生和专家参军。兰州大学研究民族问题的

专家谷苞副教授，首先带头参军。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兰州市市长的两个女儿也报

名参军进疆。
[4]
 

兰州解放后，为了研究解决新疆经济建设即将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第一兵团专门成

立了“新疆经济研究所”，由谙熟财政经济的专家组成。同时为了培养新疆急需的专业人才，

成立了“第一兵团财经学校”和“第一兵团卫生学校”。 

从 1949 年 5 月到 1949 年 10 月，第一兵团在人口并不多，文化也不算发达的西北四省

“共招收知识青年一万多名”，这在当时算是个奇迹，也可以看出民心所向。尤其令人惊奇

的是，在这一万多名知识青年中，有女青年 1127 名，她们“既有 20 多岁的女大学生，也有

十四五岁的女中学生”。
[5]
  

第一兵团招收女兵进疆，除了女兵也是建设新疆需要的人才外，王震考虑得更多的则是

解决部队进疆后的“婚姻问题”。 

在南泥湾垦荒的艰苦岁月里，王震就时时惦记着给自己的部队将士解决切身问题——婚

姻问题。在三五九旅广大将士的心中，老旅长王震是出了名的“红娘”。如今，十万大军即

将开赴关山万里的边疆，他们绝大部分人因为战争而耽误了个人的婚姻。进疆后，如果不妥

善解决这些将士的婚姻问题，屯垦戍边的大业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王震大军一路西征

时，在招收各种人才和青年参军的同时，有意招收一些未婚女性进疆。在西北招收进疆的一

千多名女性中，陕西、甘肃女性为多，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临洮女兵西进新疆的故事。 

    二、风雪西进路 

 

临洮，古称狄道。秦长城西起临洮，古丝绸之路又穿境而过，使得临洮成为陇上历史悠

久的文化名城。 



 

 

1949 年 8 月 16 日，临洮解放了。王震决定在这里成立第一兵团军政干部学校，由自己

兼任校长，在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招收青年学生参军。 

第一兵团军政干部学校的招生广告一贴出来，临洮县城就沸腾了。报名的人非常踊跃。

小小的古城竟然有 1500 多名青年学生被录取，其中有 150 多名女学生，年龄大都在 15 岁左

右。
[6]
 

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招生广告的原貌，但据后来参军进疆的“女兵”（当时的女学

生）回忆，当时的招生广告写得还是很策略的。只写“军政干部学校招生”，没有写参军；

只写到兰州开办训练班，受训三个月，结束后，想工作就分配工作，派到地方当干部，想上

学则可以继续上学，没有提到新疆的事。
[7]
所以大多数人，是被军政干校“为新解放区的接

管工作培养军政干部”的培养目标所吸引。 

当然，女学生们也有因其他各种原因而报名参加军政干校的。有的是同学互相影响结伴

而来，有的则为逃避童养媳悲惨命运的，有的对包办婚姻不满，有的不堪忍受继父继母虐待

的，还有的家里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为生存而来。总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参加军政干校，

可以肯定的是，她们都是抱着进干校深造，奔前途而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政治训练，1949 年 10 月 6 日凌晨 3 时，当整个临洮县城还沉浸

在睡梦中，军政干校的 1500 多名临洮学员，顶着皎洁的月光，悄悄地起程出发，从此离开

了亲人，离开了养育他们的洮河，离开了故乡。 

那一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中国人家家团圆的日子。 

当时的她们，可能谁也不会想到，这一走，家乡便成了天涯海角，成了夜夜梦归的地方，

她们中间的许多人，这一生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前面提到的祁淑荣就是典型的一例。 

临洮到兰州的 100 多里路，女兵们用了 4 天的时间，才走到。10 月 9 日达到兰州
[8]
时，

疲惫不堪、满脚血泡的她们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想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这些从未离

开过家的女兵们已经初次尝到了徒步行军的滋味。 

部队在兰州只休整了四天，又继续出发，步行到了永登，才坐上了汽车。到张掖后，

在那里正式受训一个月，又坐车到酒泉，在酒泉休整了几天，便开始踏上西进新疆的征途。

此时，女兵们的思想觉悟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因此，向新疆进发并没有引起女兵们太强烈的

思想波动。她们一路出玉门关，过星星峡，披星戴月地向新疆进发，12 月中旬，终于到达

新疆东部的吐鲁番。 

在吐鲁番，军政干校奉命进行了改编：取消建制，人员大部归二军教导团。二军教导

团实际上是战争年代培训营、连、排三级干部的学校。其实，在临洮等地以第一兵团军政干

校名义招收的学生，早在 1949 年 9 月，第一兵团就已经决定“全部交教导团”
[9]
。但当时，

所有军政干校的学生（包括女兵们）只知道去兰州受训，根本不知道目的地是新疆。 

在吐鲁番进行改编和休整后，1950 年 2 月 20 日
[10]

，二军教导团的 2000 多人，又选择

了一个满天繁星的凌晨出发，踏上西进喀什的征途。从酒泉到吐鲁番这一路，女兵们基本上

是坐汽车，从吐鲁番到喀什，则全靠一双脚走。许多女兵以后回忆说，“从吐鲁番到喀什的

戈壁行军，是我们这一生中接受过的最严峻的考验。”
[11] 

在人们的想象中，这条存在了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应该是一条平坦的大道。然而，这条

路，几乎不能称之为路，要么是布满卵石的茫茫戈壁，要么是浩瀚无垠的沙漠，要么是长满

铃铛刺、梭梭草的灌木丛。行军之艰难，常人难以想象。战士们经常天不亮就出发，直到满

天星斗才到达宿营地。由于鞋子不合脚，再加上经常灌进沙子和石子，女兵们的双脚打满了

血泡，每天晚上把新打的泡挑掉，第二天照样赶路，以至于新泡和旧泡，泡连泡，泡叠泡，

女兵们戏称自己是“泡兵”，谁打的泡最多，谁就是“泡兵”团长。走得最苦的一次要算是

从焉耆到库尔勒的那一段路。天不亮部队就出发了，走到铁门关，天已经黑了，原以为目的

地库尔勒就在眼前，可走了好几个小时，就是到不了，原来是向导带错了路，部队原地转圈



 

 

走了几个小时。有些体质弱的女兵，最后只好匍匐在地，慢慢往前爬行。就这样，从喀什到

吐鲁番的“3600 多里的戈壁行军，在 38 天中完成”
[12]

，平均每天行军路程在在八九十里以

上。1950 年 3 月底，二军教导团抵达了目的地——喀什疏勒县（汉城）。 

进入新疆境内后，女兵们便犹如种子一般，星星点点地被洒落在天山南北的大地上。特

别是从焉耆到喀什，二军教导团每到一站，都要留一批人，也要留几名女性。最后抵达疏勒

时，队伍中还有 56 名女性
[13]

。 

三、功在天山 

（一）西部荒原的拓荒者 

中国再难找到像新疆这样辽阔的荒原：16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最高的群山，最洼的

盆地，最长的内陆河，以及中国最浩瀚的二大沙漠全部揽在怀里。 

解放时，新疆的总人口为 433 万，而粮食总产量却不到 85 万吨，人均占有口粮不足 200

公斤，除去地租、口粮和种子外，所剩无几。民生之凋敝，可见一斑。进疆人民解放军与起

义的国民党军队共计 17 万人，要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靠当地筹措显然不行。如果从内地

调运或从苏联进口粮食，要么运费奇高，是粮价的 8-10 倍，要么必须动用大量的外汇。这

对刚刚诞生的新政权，无疑都是不现实的。 

粮食问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能否守住新疆的关键。原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副领事马克

南在离开新疆时，曾叫嚣：“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自看到他们一个一个渴死、

饿死、葬身于黄沙旷莽之中”
 [14]

。 

1950 年 1 月 21 日，根据毛泽东在 1949 年 12 月 5 日发出的《关于 1950 年军队参加生

产建设工作的指示》，王震将军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

在劳动生产建设战线之外。”要求当年开荒种地 60 万亩。 

王震将军的一声令下，刚刚从炮火硝烟中走出来的 17 万部队指战员，除一部分担任国

防守边、进军西藏、肃匪平叛、维护社会治安外，有 11 万军人投身到前所未有的大生产运

动中去。 

1950 年 2 月，当女兵们从吐鲁番出发，如天女散花般被分配到各地时，新疆大地已先

后进入春忙季节了。1950 年 3 月底，当最后一批女兵 56 多人达到目的地——喀什疏勒时，

当地的农民已经播种了春麦。农时催人忙。从家乡到目的地走了整整半年，行程近万里，早

已疲惫至极的女兵们顾不得休息，便开始为部队的开荒做准备。3 天后，征尘未洗、汗渍未

除的她们开赴到离疏勒县城 30 公里外的芦苇滩——大草湖安营扎寨。此刻，大草湖这片亘

古荒原便是她们的“战场”。她们的任务与新疆 11 万开赴生产第一线的官兵们一样，就是向

荒原要良田，向良田要粮食。 

到达开荒地的头一件事，就是搭帐篷、挖地窝子。所谓的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

上面支上几根棍子，盖一些茅草，用泥巴糊住。部队优待女兵，男兵睡地窝子，女兵睡帐篷。

帐篷是搭在刚刚砍去芦苇的草地上，地上铺一些干草，二个女兵合睡在一起，每人只有一床

被子的她们，只好一床铺一床盖。让女兵们最不能忍受的是，草滩里到处都是四脚蛇，晚上

睡觉时，四脚蛇不是钻进被子里，就是钻进女兵的衣服裤子里，吓得女兵半夜哇哇大叫。后

来好些女兵睡觉时，都将袖口、裤口扎起来，以防四脚蛇的侵入。 

开荒的任务一下达，女兵们就不甘落后，挥动着稚嫩的双臂，使出全身的力气将镐头砸

向芦苇盘根交错的荒滩，很快，手上打满了血泡，血水浸红了镐把……后经领导决定，女兵

们停止劳动强度大的开荒工作，改做播种、打柴、烧水、做饭、送水、锄草等工作。这些工

作看起来轻松，做起来一样辛苦。打柴要走好几里路，全靠人背回来，而且因为是刚打回来

的柴禾，潮湿不好烧，经常因为用嘴吹气，而风向突变，燎着了女兵的眉毛和头发。烧水送

水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当时烧水送水都是用废弃的汽油桶，得二个人抬着小心翼翼地走。

因为驻地与开荒地相距越来越远，为了保证开荒官兵的饮水，每天都要送好几趟。 



 

 

由于生产工具严重不足，女兵们锄草用的小铲子大约只有 15 公分左右，必须蹲着锄草，

一天下来，女兵们常常是累得腰酸腿疼，头昏眼花。由于供给不足，女兵们从家乡出发时发

的棉衣一直穿到 1950 年的 8 月份才换掉。南疆 5 月份基本上就进入夏天，太阳无遮无拦地

烧烤着荒原，穿着棉衣在毒日下工作，可想其艰苦程度。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

许多男兵与女兵都得了夜盲症。吃了许多羊肝后，夜盲症才渐渐消失了。 

开荒的日子里，给女兵留下深刻记忆的莫过于南疆的沙尘暴。当时不知道沙尘暴这个名

词，只知刮风下土。春夏之际的南疆，是沙尘暴最为肆虐猖狂的季节，正在野外干活的她们，

常常与沙尘暴不期而遇。遇到了就只好就近找个稍微能避风的洼地或紧紧地抱住一棵树，低

头缩脑的坐在那里，任凭飞沙走石的鞭笞，风过沙停之后，不仅人已被沙埋掉了一截，而且

再也找不到回营地的路，只好就地等待同伴的接应。 

人们都说，土地是最有情的，你投入多少，就回报你多少。开荒第一年的 1950 年，全

军就开垦荒地 96 万多亩，播种近 83 万多亩，超额完成计划的 40%。1950 年秋季，昔日荒凉

的大草湖麦浪滚滚，瓜果飘香，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召开的“劳模”表彰会上，当时

驻南疆的部队首长称女兵们是“巾帼英雄”。 

（二）文化的传播者 

1950 年的大生产运动，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耕地面积不大，产量低，地区分散。

为了解决部队的需要，同时支援地方建设，新疆军区要求 1951 年“参加农业生产部队向全

年粮食自给方面努力，逐渐向大规模国营农场方向前进”。然而，“大规模农场需要科学化、

技术化，部队具备高度生产热情，但缺乏科学知识、技术知识，需要科学技术工作者指导”。
[15]

 

当时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的部队官兵，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文盲和半文盲约占总人数

的 70%。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1951 年，根据军委总政治部及西北军政 1951 年文化教育

的指示和全军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的决议，新疆军区在部队中开展了以扫盲为中心的政

治文化教育活动。新疆军区政治部在关于开展政治文化教育的指示中规定：排以上干部，凡

高小以下程度者，一律参加文化学习；高小以上者，学习政治理论，并按测验成绩分编初级、

中级、高级三种班次，以求得逐步提高。
[16] 

当时部队对知识分子比较重视，在定级时，“小学的给个班级干部，初中的是给排级，

高中的给副连级，大学的给正连级”。
[17]

部队的这一规定曾引起一些老兵的不满，认为自己

出生入死地打了多少年仗，都没能当个干部，这些刚参军的学生娃娃，进部队没几天， 全

当了干部，老兵感到心理不平衡，想不通。然而在部队向文化大进军时，这些学生娃娃们的

作用就体现出来了，老兵们也就心服口服了。 

由于当时部队文化教员不足，而进疆的陕甘女兵文化程度大都在初中以上，这在当时的

部队算是知识分子了，所以大部分女兵们承担起了各类文化速成小学、中学文化教员的角色。

新疆军区早在 1950 年就规定：“部队文化教员，可以新参军的女学生担任，但每连至少配

两个，生活上应给以方便照顾，如住房的问题和生理病等，并应免去她们出操”
[18]

。从中我

们也可以看出部队对女性的关爱和照顾。然而，当时部队根本没有那么多教员，每个连队能

分到一个教员就算不错了，女教员更是凤毛麟角。临洮女兵魏玉英就是分到二军五师十三团

二营的唯一女教员。女兵们以女性特有的耐心、细致，手把手地教战士学文化，在部队“向

文化进军”的战斗中，女兵们与许多男性教员一起站在了部队扫盲的第一线，使部队的文化

素质得到迅速提高。 

由于有文化教员这一段经历，有些女兵的一生与文化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王淑莹，参

军前在家乡临洮女子师范附中上初三。家乡解放后，在参军热的鼓动下，她怎么也不肯继续

在家乡上学，冲破家庭的阻力和自己最要好的姐妹赵桂清、李树德一起报名参加第一兵团军

政干校。渡过了部队最初垦荒的艰苦岁月后，1952 年，王淑莹被分到步兵五师十五团三营

九连当文化教员，她也是十五团唯一的女教员。当身材娇小的王淑莹，第一次站在这些经历



 

 

过无数次枪林弹雨洗礼的战士们面前上课时，心里还真有点害怕，不知如何教他们。但她望

着这些早已过了学习年龄却又对知识充满渴望的眼神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用知识开启他

们智慧的航船。王淑莹从最简单的“士兵”二字教起，以引起战士们的兴趣，然后根据部队

和个人的生活实际出发，从常用字开始，到各种组词，再到句子，一步一步引导战士们学文

化。而那些不识字的“大老粗”，早已吃够了“睁眼瞎”的苦头，学习的劲头很大，除了上

课外，课本随身带着，一有空闲，就拿出来读、背和默写，进步非常快。 

除了给战士们教文化，王淑莹还想尽办法丰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因为有文工团工作过

的经历，王淑莹能唱会跳，因此教战士们唱个歌，排个节目也成了她分内的工作。战士们排

练的《兄妹开荒》就是王淑莹的杰作。 

由于出色地完成了文化教员的任务，1954 年王淑莹转业时直接被分到农一师子女学校

任教，到 1990 年离休，王淑莹在教育战线上一干就是 36 年。在这 36 年中，她“前后教了

几十个年级，数以千计的学生”，“13 次授予先进工作者、5 次授予三八红旗手、6次授予

优秀教师、8次授予优秀班主任等称号，并荣获‘优秀园丁’奖章，评为高级教师职称。”
[19]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像王淑莹这样进疆后一直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上的陕甘女兵还不

在少数。她们将在故乡传承下来的文化，融合了新疆独有的文化，通过教育，通过她们的学

生，按几何级数扩散，点燃了新疆从蛮荒走向文明的圣火。 

（三）情爱洒满天山 

提起陕甘女兵的婚恋问题，也许没有后来的湖南、山东女性那么轰动，因为后者不仅地

域集中，而且人数是前者的几倍和十几倍。可是陕甘女兵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而且

是唯一一批徒步进疆的女性，也应该是西部荒原的第一批母亲。她们每个人的“终身大事”，

都是一部传奇。 

新疆和平解放后，国民党起义部队“平均年龄 38 岁，98%以上官兵家在内地，96%以上

士兵尚未成家”
[20]

。而进疆的第一兵团，团以下的干部官兵几乎是清一色的“光棍汉”。根

据彭德怀副总司令关于“建国立家”的指示，王震向全军指战员提出了“安下心，扎下根，

长期建设新新疆”的口号
[21]

。但如何让 17 万将士安下心、扎下根，像楔子一样，牢牢驻守

在有着 6000 多公里边境线、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边疆大地上？当时的决策者王震等人

一致认为：从内地招聘女兵进疆来解决官兵们的婚姻问题。 

 

从以上这份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部队的女性在 17 万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大军中是

何其珍贵。既然角色已经定位，那么任何进疆的未婚女性就只能按照既定的角色来完成自己

的任务。 

陕甘女兵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进疆的女性，她们的婚配对象主要是团营级干部。当

时，部队解决婚姻问题的原则基本上是，先干部后战士（只要先稳定住干部，才能稳定住战

士），先级别高的，后级别低的，先年龄大的，后年龄小的。 

刚进疆的陕甘女兵大都在 20 岁以下，而团营干部大都在 30 岁以上，年龄往往相差十岁

以上。对女兵而言，一方面因为年龄还小，不愿意考虑个人问题，即便想找对象，也想找一



 

 

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性；另一方面，受家乡观念的影响，绝大部分女兵愿意找同乡。如果

尊重女兵的个人意愿，根本无法按照部队的原则来解决婚姻问题。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婚姻不一定是感情的需要，而是革命的需要。于是，组织便成了婚

姻的媒介。可以肯定的是，组织的介绍首先是基于对男女双方的了解和秉着对男女双方负责

的态度的。在组织的介绍下，“结婚是革命的需要”的大道理，让这些对革命道理懂得并不

是很多，但又一心追随革命的女兵们，最终服从了组织。于是，荒原上的婚礼一个个如期地

举行，这些女兵也由少女变成了少妇，变成了母亲。 

虽然说这种婚姻并非完全出自女兵的自愿，但也不是有些人、有些作品中所说的是完全

强迫。 

这些作品将女兵婚姻中的个别悲剧，进行放大，从而达到以点概面，混淆视听的效果。我们

说，判断一个历史事件的是非，是存在着双重标准的：一个是伦理、道德的标准，用来衡量

历史事件的合法还是非法，正义还是不义；另一个是历史标准，衡量历史事件进步还是反动，

符合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一般情况下，这两个标准是一致的，即正义事件是进步的，

不义事件是退步的。在特殊情况下，历史的进步可能以付出巨大的代价为条件，这时伦理标

准和历史标准会暂时背离。这种婚姻对新疆当时的和现在的稳定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大家有

目共睹的，也是毋容置疑的。如果后人脱离当时的实际，一厢情愿地来评价这段历史，那就

是对历史的亵渎。 

女兵们自己称自己的婚姻为“半包办半自愿”。“包办”指的是婚配的范围被指定在组织

介绍的范围之内。“自愿”指的是，这种婚姻虽然是组织介绍的，但最终还是经过个人同意

的。这是一种介于包办和自由恋爱之间的形式。这种形式如今听起来，似乎有些晦涩，但当

时，共和国的执政者们，一面高举着理性的婚姻自由的大旗，一面却在进行着感性的半包办

的婚姻，确实是出于无奈 。面对着这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经历了长期血与火考验的军人

们，在战争结束后，早已过了婚龄的他们又将无限期地驻守在离家乡万里之遥的边关，执政

者们不能不心疼他们，不能不更多的为他们的利益考虑，也不能不为中国六分之一疆土的未

来考虑。而军人们本身也像沙漠渴望水一样地渴望女性，来抚慰他们伤痕累累的身体，来温

润他们缺少柔情滋润的胸怀，更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家，让他们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本来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后，却有着意想不到的结局。这些由组

织介绍结婚的女兵们，几乎没有离异现象，而且又几乎都是原配相伴走到了今天。笔者曾向

这些女兵探究过其中的原因，女兵告诉笔者，原因之一是组织介绍的婚姻基础较好（组织在

介绍时，会对男女双方的政治面貌、家庭背景以及个人情况做详细的了解），原因之二是这

些老干部大都分不仅非常善良，而且觉悟高，很少有大男子主义思想，对女兵的生活非常关

心，对女兵的工作有很大帮助，因此这种婚姻令女兵很少有后悔的。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的陕甘女兵都是在进疆后由组织半包办下解决了婚姻问题。有

的女兵在家乡时就订过婚或结过婚，如王淑莹与同乡魏振常在出发的前一天，在家乡举办了

订婚仪式。两人在订婚前根本不认识，是两家大人为了孩子进疆后有个照顾而包办的。订婚

的第二天两人就出发进疆了。进疆后两人一直没有在一起，直到 1954 年才真正算结婚，住

在了一起[23]。有的则是恋人一同进疆，进疆后，终成眷属。被分在二军五师十三团的魏玉

英算是幸运的，自己找了一个全团最年轻的干部——二营教导员，只有 25 岁。但即便如此，

也比她大 9岁。相识一段时间后，他们在 1951 年结婚。 

1127 名陕甘等地女兵的西进新疆，虽然并不能真正解决当时驻疆部队的婚姻问题，但

是，它作为女性参军入疆的一种模式，在以后的几年里不断地被推广、应用。于是，四川女

兵来了，湖南女兵来了，山东女兵来了……，众多的女性走向了西部，走向了军营，是她们

用女性的柔情，用绚丽的青春和一生的坚韧，与共和国的军人们一起改写着新疆屯垦一代而

终的历史。 

人的一生充满了选择，一旦选择了，命运可能也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当年的女学生魏玉英，在晚年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时，曾说“我的同学现在都是教授级

的，一提起学历我就后悔，我要是不参军，那时候上了大学，我绝对也是教授。”言语中透

着自信。但她又说：“可是反过来想呢，我觉得我们这批人在新疆，虽然不是轰轰烈烈的有

什么很大的作为，但是我们有一种潜在的力量。我们对边疆的建设还是付出了我们的代价

的。”
[24]

朴素的话语中释然了当初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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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male soldiers come from ShanXi and GanSu follow WangZheng’s 

large army entered into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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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s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had some princess of Han dynasty married to western 

region, but there had not this precedent which female soldiers weared military uniform went on campaign 

to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Wang Zheng’s large army frighted in western and northern area, marched 

into Xin jiang’s journey. WangZheng’s army in four provinces of western and northern regions which 

population was not so many and culture was not so developed, taken in 10000 educated youth renounce 

pen for sword. In these educated youth, about 1000 female and most of them were come from ShanXi 

and GanSu, and the most famous story was female soldiers come from LinYao entered into XinJiang. 

After that time, more and more female soldiers enlisted army and entered into XinJiang. Make this field 

which called “western regions” in antiquity, “XinJiang”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battlefield men devoted 

themselves to country and established achievement, transform a beautiful stage on which female can 

use their intelligence and have key effect. The ShanXi and GanSu’s female soldier is real vanguard of 

female soldier leave inland and entered into XinJiang, and that was a sole army entered into XinJiang 

without take any vehicle. They devoted their tender feelings; youth adulthood and all their life time rewrite 

XinJiang’s garrison border area and ended by one generation history with officers and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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